
奶
奶
的
紅
豆
糕 

 
   

小
時
候
，
每
當
午
後
的
陽
光
灑
滿
小
小
的
院
子
，
空
氣
中
總
會
飄
散
著
一
股
甜
甜

的
、
綿
密
的
豆
香
。
那
是
奶
奶
在
廚
房
裡
忙
碌
的
味
道
，
也
是
我
童
年
記
憶
裡
最
溫
暖
的

滋
味
。 

 
   

奶
奶
做
紅
豆
糕
特
別
講
究
。
從
挑
選
紅
豆
開
始
，
她
總
是
戴
著
老
花
眼
鏡
，
在
一
顆

顆
圓
潤
的
豆
子
裡
仔
細
揀
選
，
把
瑕
疵
都
挑
掉
。
她
常
說
：﹁
做
事
情
跟
挑
豆
子
一
樣
，

要
用
心
、
要
細
緻
，
急
不
得
。
﹂
泡
了
一
整
夜
的
紅
豆
，
在
鍋
裡
熬
得
咕
嘟
咕
嘟
響
，
紅

豆
餡
在
濃
郁
的
蒸
氣
中
漫
開
，
最
後
加
上
細
緻
的
糯
米
粉
，
壓
進
木
模
裡
蒸
熟
。 

剛
出
爐
的
紅
豆
糕
，
熱
氣
騰
騰
，
亮
紅
中
帶
著
溫
潤
的
光
澤
。
咬
下
一
口
，
質
地
軟
糯
卻

不
黏
牙
，
微
甜
的
豆
香
在
舌
尖
漸
漸
漾
開
，
留
在
嘴
裡
的
，
全
是
最
純
粹
的
滿
足
。
每
一

次
我
大
口
吃
著
紅
豆
糕
，
奶
奶
總
在
一
旁
微
笑
地
看
著
我
，
眼
中
充
滿
慈
愛
。 

 
   

長
大
後
，
我
離
開
家
鄉
去
上
學
，
生
活
節
奏
變
得
越
來
越
快
，
街
上
各
種
精
緻
的
甜

點
琳
琅
滿
目
，
但
我
卻
總
是
在
尋
找
那
種
熟
悉
的
味
道
。
每
當
遇
到
挫
折
或
感
到
疲
憊

時
，
我
最
想
念
的
，
依
然
是
奶
奶
那
一
塊
簡
單
卻
溫
暖
的
紅
豆
糕
。
那
不
僅
是
一
道
糕

點
，
更
是
奶
奶
用
時
間
和
耐
心
蒸
出
來
的
愛
。 

 
   

現
在
，
奶
奶
的
手
漸
漸
抖
了
，
眼
睛
也
不
如
從
前
明
亮
，
換
成
我
牽
著
她
的
手
，
陪

她
一
起
挑
豆
子
。
當
熟
悉
的
香
味
再
次
在
廚
房
中
升
起
，
我
終
於
明
白
，
無
論
未
來
我
飛

得
有
多
高
、
走
得
有
多
遠
，
這
份
帶
著
紅
豆
香
氣
的
溫
暖
，
永
遠
是
我
心
中
最
堅
實
的
依

靠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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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
不
放
棄 

 
   

在
漫
長
的
人
生
路
途
中
，
不
可
能
永
遠
晴
空
萬
里
。
突
如
其
來
的
狂
風
暴
雨
，
常
會

打
亂
我
們
的
步
伐
；
眼
前
陡
峭
的
高
山
，
也
可
能
擋
住
前
行
的
去
路
。
當
汗
水
濕
透
衣

裳
，
雙
腿
疲
憊
不
堪
時
，
內
心
總
會
浮
現
一
個
聲
音
：
﹁
好
累
啊
，
乾
脆
放
棄
吧
！
﹂
然

而
，
唯
有
選
擇
咬
緊
牙
關
、
堅
持
到
底
的
人
，
才
能
看
見
雨
過
天
晴
後
最
耀
眼
的
彩
虹
。 

 
   

記
得
那
是
一
場
校
園
越
野
長
跑
比
賽
。
槍
聲
一
響
，
大
家
奮
力
往
前
衝
。
一
開
始
我

滿
懷
信
心
，
但
隨
著
時
間
流
逝
，
冰
冷
的
雨
水
打
在
臉
上
，
雙
腿
像
灌
了
鉛
一
樣
沉
重
。

看
著
身
邊
的
同
學
一
個
個
超
越
我
，
強
烈
的
挫
折
感
湧
上
心
頭
，
我
慢
下
了
腳
步
，
心
裡

充
滿
了
動
搖
與
掙
扎
。 

 
   

就
在
我
想
要
退
縮
的
那
一
瞬
間
，
耳
邊
傳
來
同
學
們
熱
烈
的
加
油
聲
，
還
有
老
師
堅

定
信
任
的
眼
神
。
我
想
起
了
無
數
個
清
晨
辛
苦
練
習
的
汗
水
，
如
果
現
在
放
棄
，
之
前
的

努
力
不
就
全
白
費
了
嗎
？
我
深
深
吸
了
一
口
氣
，
在
心
底
發
出
最
堅
定
的
吶
喊
：﹁
不
！

我
絕
不
放
棄
！
﹂ 

 
   

我
重
新
調
整
呼
吸
，
邁
開
雙
腿
。
當
我
憑
著
最
後
一
股
意
志
力
衝
過
終
點
線
的
那
一

刻
，
熱
淚
與
雨
水
交
織
在
臉
上
。
那
一
刻
，
名
次
已
經
不
再
重
要
，
因
為
我
戰
勝
了
那
個

曾
經
想
要
退
縮
的
自
己
，
體
會
到
了
突
破
極
限
的
震
撼
與
自
豪
。 

 
   

﹁
永
不
放
棄
﹂
不
僅
是
一
句
口
號
，
更
是
一
種
面
對
生
活
的
勇
氣
。
它
告
訴
我
們
，

跌
倒
並
不
可
怕
，
可
怕
的
是
失
去
了
重
新
站
起
來
的
信
念
。
親
愛
的
同
學
們
，
未
來
的
路

還
很
長
，
只
要
我
們
懷
抱
堅
持
與
勇
敢
，
就
一
定
能
跨
越
重
重
困
難
，
迎
向
屬
於
我
們
最

璀
璨
的
輝
煌
！ 

南區―國小朗讀 



秋
天
的
懷
念 

 
   

當
涼
爽
的
秋
風
吹
過
樹
梢
，
一
片
片
黃
葉
隨
風
飄
落
，
空
氣
中
漸
漸
泛
起
陣
陣
涼

意
。
每
當
這
個
季
節
到
來
，
我
的
腦
海
裡
總
會
浮
現
出
那
個
熟
悉
的
背
影
，
還
有
那
段
充

滿
溫
暖
與
思
念
的
歲
月
。 

 
   

小
時
候
，
每
到
了
秋
天
，
外
婆
總
會
牽
著
我
的
小
手
，
走
在
鋪
滿
落
葉
的
步
道
上
。

那
時
的
我
，
最
喜
歡
踩
著
乾
枯
的
葉
子
，
聽
它
們
發
出
﹁
喀
嚓
、
喀
嚓
﹂
的
脆
響
，
開
心

地
咯
咯
大
笑
。
外
婆
總
是
微
笑
地
看
著
我
，
細
心
地
為
我
拉
緊
衣
領
，
輕
聲
叮
嚀
著
：

﹁
孩
子
，
天
涼
了
，
別
凍
著
了
。
﹂
那
輕
柔
的
聲
音
，
就
像
秋
日
裡
的
陽
光
，
溫
暖
了
我

的
心
房
。 

 
   

外
婆
的
口
袋
裡
，
彷
彿
有
一
個
神
奇
的
寶
庫
。
每
當
我
們
走
累
了
，
坐
在
公
園
的
木

椅
上
休
息
時
，
她
總
會
從
口
袋
裡
摸
出
一
顆
熱
騰
騰
的
烤
番
薯
或
是
甜
甜
的
糖
炒
栗
子
。

她
剝
開
外
皮
，
把
最
好
吃
的
果
肉
塞
進
我
的
嘴
裡
。
那
濃
郁
的
香
氣
與
綿
密
的
口
感
，
伴

隨
著
外
婆
手
心
的
溫
度
，
成
了
我
童
年
裡
最
溫
暖
的
記
憶
。 

 
   

後
來
，
我
漸
漸
長
大
，
外
婆
也
一
天
天
老
去
。
每
當
秋
風
再
次
吹
起
，
看
著
街
角
飄

落
的
楓
葉
，
我
總
是
特
別
想
念
外
婆
。
想
念
她
那
雙
布
滿
皺
紋
卻
無
比
溫
柔
的
手
，
想
念

她
在
夕
陽
下
為
我
披
上
外
套
的
背
影
，
更
想
念
她
那
和
藹
可
親
的
笑
容
。  

  

 
   

歲
月
如
流
水
般
悄
悄
流
逝
，
許
多
事
物
都
在
改
變
，
但
外
婆
留
給
我
的
愛
，
卻
像
秋

天
深
處
的
果
實
一
樣
，
越
發
沉
甸
與
香
甜
。
這
份
溫
暖
的
懷
念
，
將
永
遠
留
在
我
的
心

底
，
陪
伴
我
度
過
每
一
個
四
季
，
給
我
勇
敢
前
行
的
力
量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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